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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访谈

问：你是什么时候任排长的？

答：2010年参军到原沈阳军区某

步兵旅，2012年考上军校，2016年7月

毕业分配到陆军原第14集团军某旅，

2017年7月经转隶、移防到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任排长。

问：写这篇文章有什么初衷？

答：连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

是我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遇见的

官兵成为文章里的主人公。这算是对

自己两年的工作和生活做的一个简单

总结。

问：离家很远，会想家吗？

答：刚毕业那会儿，的确不适应驻

地的气候和饮食，很想家。现在好多

了，自己快成了“当地人”。其实，我的

经历很普通。比我更艰苦的大有人

在。我只不过是这支队伍里最普通的

一名中尉。

问：对连队生活有什么感受？

答：基层生活有苦有乐，贴兵心接

地气，挺有意义的。在连队的时候，我

见过为了提高成绩，扔手榴弹把胳膊

甩脱臼的战士；我也见过热爱摄影的

战士，为了拍一张执勤的照片在冰水

里站几个小时；我还见过为了考核不

拖连队后腿，闭着眼睛跑完三公里然

后休克的列兵……基层的干部和战士

都很辛苦，也很可爱。

问：当新排长时，有没有烧“三把

火？”

答：没有。如果说和“三把火”贴

边的话，就是刚下连时赶上老兵退伍，

我给他们做了一个纪念视频。大家看

见自己出现在镜头里，都挺开心的。

问：刚下连时，你是怎样度过“适

应期”的？

答：当时各方面素质都弱，军校学

的专业不对口，连队的火炮装备也不会

操作。后来在连队干部和很多班长骨

干的鼓励下从零练起，抓紧时间熟悉连

队日常工作，跌跌撞撞地度过了“适应

期”。

问：毕业两年，你觉得获得成长了

吗？

答：和两年前相比，我感觉自己肯

定是进步了，也得到了成长，但还不够

成熟。

问：在连队的什么经历让你有“成

长感”？

答：第一次担任连值班员，全程磕

磕绊绊，却了解到连队工作流程、感受

到基层官兵的酸甜苦辣；第一次参加退

伍仪式，很多老兵相拥而泣，在那一刻

我才真正明白了“战友”二字的意义；转

隶移防那天，大家小心翼翼地把连队荣

誉室的奖牌和证书打包好装上车，向老

营区敬礼、告别……那时我刚毕业一

年，在改革强军的大潮下，打起背包重

新出发，本身就是一种很难得的历练。

问：在这些历练中你都遇到过什

么样的困难？

答：成长中，经常会遇到外部阻力

和内部阻力。外部阻力可能会表现为，

经常有“过来人”给自己提出各式各样的

意见，这些“过来人”可能是上级或者下

级，朋友或者长辈。然而，最终我却发

现，成长的路，终究还是要自己走。内部

阻力则更多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

身能力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冲突，面对日

趋复杂的战场环境和武器装备，我时常

感觉到强烈的“本领恐慌”。二是理想和

现实之间的冲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斑斓的梦，当它与相对枯燥的基层生活

碰撞时，经常会感到“阵痛”。

问：你觉得年轻干部如何才能始

终保有成长的内动力？

答：坚持通常源于热爱。在无数个

彷徨迷茫的深夜，我都会跟自己聊天：想

想最初的理想是什么，自己想成为什么

样的人。面对未知的未来，要坚持读书

和学习；面对复杂的外界环境，要坚守内

心的阵地，不随波逐流。成长的内动力，

就是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找到真正支撑

自己的东西，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问：那你平时都看什么书？

答：战史类书看得最多，时常被人

民军队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历史

所打动。

问：有读者留言说，“中尉”上大学

时曾组过乐队。你现在还弹吉他吗？

答：现在也练，连队有很多喜欢弹

吉他的战士，大家有空就一起弹。

问：你对刚毕业的新排长有什么

寄语？

答：上军校时的爱好不妨坚持下

去，军人也可以有“风花雪月”；平常多

跟战士们聊聊天，每名老兵都有很多故

事；工作中学会换位思考很重要，可以

很直观地理解上级意图、体会下级感

受；永远不要放弃读书、健身和学习。

问：若干年以后，中尉就要扛起大

梁。你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

答：希望自己没有丢掉理想，没有

迷失方向；希望自己即使经历了黑夜，

也会坚持把光明带给别人。

对话李政阳
■本报记者 高立英

你的兵都在看着你！

就是爬也得爬到终点

车厢里闷热难耐，十几个挂着“一条
杠”的新排长挤在一起，没有人聊天和说
笑。中尉朝车尾望去，外面是连绵不绝
的大山。影影绰绰的大雾缓缓地飘着，
让人看不清楚远方。

排长们跳下车，取了背囊站好。一
旁的机关干事走过来，宣布新排长下连
当兵事宜。

中尉跟着营部通信员来到连队的临
时驻训地。连部帐篷前，中尉喊了一声
报告。指导员坐在里面看书，看见中尉
给他敬礼，笑着摆摆手，“放松点，连队就
当自个儿家。”

指导员问得很详细。差不多半个小
时后，他长吁一口气说：“离家比较远，专业
不对口，不爱说话，军事素质稍差……新干
部常见的问题都集中到你身上了嘛。”

中尉黯然低下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指导员接着说：“没关系，只要
你用心，早晚都会解决这些问题。新排长
下连，不要急着踢‘头三脚’，好好跟战士
相处，他们是基层最辛苦的人。”

指导员安排中尉到二班当兵锻炼，
班长把最里面的一张床腾出来给他。

晚饭后，中尉回到班里，战士们都已
经回来了。班长向他们介绍中尉：“这是
新来的排长，暂时住在我们班。排长初
来乍到，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大家
都要帮一把……”

话音刚落，队尾传来一句牢骚：“我
说怎么又两个人挤一张床，原来来了个
新排长。”班长冲他一瞪眼，那个上等兵
便缩了缩头，不再说话。

班长走到帐篷外，神情有些尴尬：
“那小子说话就是这样，有本事，但也有
脾气。马上士官选改，上次民主测评他
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情绪有些波动。”

中尉点点头，班长接着说：“每个战
士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很现实的问
题。带好兵，得知道战士心里想的是什
么。明天我们上阵地，排长你应该会玩
炮吧？”

中尉尴尬地笑笑：“我军校学的是后
勤，不懂高炮……”班长听了后摆摆手：
“没关系，不会就从头学起，以后你还要
指挥一个排呢！”

凌晨两点，哨兵走进帐篷，把中尉叫
醒，轮到他站岗了。中尉迷迷糊糊走出
帐篷，一班副班长已等待多时。这名精
干的下士对中尉说：“排长你刚来，不熟
悉情况，我带你去站哨。”

中尉跟着下士来到营门哨位，下士
看着远方的山峦，对一旁的中尉说：“排
长，觉得这地方如何？”

中尉有些犹豫地说：“还行……”下
士打断了他的话：“得了吧，咱们驻训这
地方住得脏、吃得差，洗澡就是去河边舀
水冲一冲，真的没啥好。”

中尉尴尬地笑笑：“确实，生活条件
很一般。”

下士继续说：“每年都会下来新排
长，大家对你们也是褒贬不一。战士们

不怕吃苦，最多就是抱怨几下，该干的活
还是会去干。最怕的就是瞎指挥，老话
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这天下午，暴雨如注。五点钟时哨
声骤然响起，“全连携枪带装具，五分钟
后集合。”

全连列队站好，指导员走到队伍面
前，一脸平静地说：“今天例行性训练，五
公里武装越野。”

中尉发现，连队的几名干部已经站
到了队伍的第一排。尽管下着大雨，他
依然感觉脸有些发烫。

队伍在风雨中出发，指导员始终冲
在第一梯队，队伍最后由体能最好的士
官收尾。沾了雨水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
上，没有绑好的水壶不时地撞击着腰部，
中尉感觉自己快要窒息。

中尉的脚步越来越缓慢，收尾的士
官跑到他的身边，气喘吁吁地喊道：“你
不能停下来，你的兵都在看着你！就是
爬也得爬到终点！”

中尉在暴雨中艰难奔跑。临近终
点，他发现大家都在雨中等着他。指导
员拍拍他的肩膀说：“还算不错，下次继
续努力。”

中尉后来才知道，那次训练也是他的
入连仪式。这支有着无数荣誉的英雄连
队，永远不需要弱者。他后来也跑了很多
次武装越野，却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

指导员摘下钢盔，雨水顺着他的脖
子流了下来。他擦了擦，说道：“加油吧，
要学的东西还多。驻训快结束了，回营
区就要担负起一个排长的职责。”

或许，成长就是一个

不断失去又不断得到的

过程

夜深了，宿舍里的鼾声此起彼伏。白
天的训练强度很大，小伙子们睡得很香。
“嘀嘀嘀”的声音响起，中尉起床穿

衣，随手关了闹钟，显示屏上的时间是凌
晨两点。

月光透进窗子，洒得满地都是。屋
子里飘着几缕方便面的余香，想必是有
人偷偷加餐了。青春的状态，总是吃不
饱。

中尉看着地面发了会呆，起身走出
排房，他是今夜的查哨干部。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他跟着连队
移防到了西南边境，一个永远不缺蓝天
白云的地方；很多老兵已退伍了，他的老
指导员也离开了连队。

凌晨的大山有些冷，虫儿躲在草丛
里奏着欢快的歌儿。西南的云总是飘不
完，看着近在头顶，实则远在天边。中尉
空闲的时候，经常会拿着相机跑到山头
拍摄好看的云，拍累了就躺着看看天空。

教导员说得对，中尉的心事太重了，
想的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多。中尉朝
着东北的方向仰望了几秒，那里有离他
4000公里的故乡。

他朝着营门的方向走，路过了器械
场，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中尉对这些
单杠双杠有着特殊的感情。

移防前,连队的老营区是《士兵突击》

的拍摄地之一。那里有“钢七连”的营
房，许三多奔跑过的操场，还有那架创造
了333个腹部绕杠奇迹的单杠。

那架单杠就像一座图腾，屹立在那
里，鼓舞着所有战友：不抛弃，不放弃。

刚来连队那会儿，中尉的军事素质
很差：单杠双杠二练习不会做，跑障碍总
是及不了格……每天晚上点完名之后，
他都会来到器械场，一个人加练。后来，
他的器械课目成绩慢慢提高，现在已经
达到优秀，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到
器械场来练一会儿。

前方的手电灯光骤然亮起，传来一
阵洪亮的声音：“站住，口令！”中尉回令，
哨兵立正敬礼。

哨兵是“小四川”，一个年纪很小的
战士，有着考军校的梦。中尉看着岗桌
上几本破旧的教材，又抬头瞥见大门口
昏黄的路灯，叹了口气。

中尉平时和战士们走得很近，大家有
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和排长说。他转身想要
离开，踌躇了一下，又转过来对“小四川”
说：“保持警惕，还有……路灯太伤眼，以后
晚上到学习室去学。”中尉是战士考学出
身，他知道在基层坚持学习是何等不易。

中尉往回走，不经意间发现营部的
灯还亮着。漆黑的夜里，那几束灯光格
外明亮。可能是营长和几名参谋在制订
下周的演习方案，也可能是教导员和几
名干事在写下周的迎检汇报。中尉记
得，刚毕业那会儿，经常加班做展板、
PPT、写各种各样的材料，时常忙到深夜。

离宿舍还有几十米，中尉朝操场望
了望，犹豫了一下，然后径直地走过去。
他是下周连值班员，连长总说他口令不
够响亮。

望着眼前空空的水泥地面，中尉有
些紧张，也有所期待。“明天这里将是我
的舞台。”中尉站在指挥位置，把明天早
上的报告词和军容风纪检查流程在心里
默念了几遍，才感觉踏实。

夜里的营区有些冷，他深吸了一口
湿润的空气，告诫自己别怂。山风拂过
面庞，中尉想起军校时的同学。他们一
起上课，一起奔跑，如今天各一方。

或许，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失去又不
断得到的过程。

当兵10年，跟排长躲

在坑里抽烟的机会不多

今天周一，中尉像往常一样，提前半
个小时起床。他缓步走出屋子，怕惊醒
这群梦中的小伙伴。对于他们来说，睡
觉的时间太珍贵了，这是军营里为数不
多的放松方式。

最后一哨的士兵从远处缓缓走来，
中尉穿戴整齐站在操场中央，一阵哨音
从他嘴边吹响，嘹亮又悠长。

集合，列队，报告，一切如往常一样，
中尉已经不是新人，虽然他依旧会有些
紧张。

中尉注意到有个身影在队伍里跌跌
撞撞，他定睛一看，是三班队尾的一名列
兵。

列兵的胶鞋被后面的士兵不小心踩

掉了，却又不敢打报告，只好一边故作镇
定地站稳，一边满脸通红地彷徨，像一只
等待惩罚的小企鹅。

中尉的眸子闪了闪，他命令各排带
开，组织排队列训练，而后全连进行军容
风纪检查，一排在原地训练。

列兵终于松了口气，毕竟在排里面
打报告穿鞋，比在全连面前丢人现眼强
多了。

中尉朝连部走去，找值班的连首长
请示今天的工作。

连长坐在房间门口抽烟，这个月的
各项工作很集中，身为主官，压力更大。

连长的姿势让中尉有些为难，走到
门口的那一刻中尉作出了决定，很利索
地蹲了下来。

连长一边吐着烟，一边瞥了中尉一
眼，说道：“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搞障碍，第
二节课练装备；下午拉连战术，体能训练
跑个武装越野。”

中尉点头称是，正准备起身离开，突
然想到了一件事。他又缓缓地蹲下问，
“病号怎么安排？”

连长好像一下子被戳到了痛处，把
嘴边的烟扔出很远，烟蒂上的火星在地
上跳跃了许久。连长盯着中尉，一字一
顿地说：“咱这是连队，不是医院！怎么
你刚值班就有病号？”

中尉相信连长知道为什么病号会多
起来——上周搞强化训练，周五碰到上
级抽考，周末又准备迎检事宜，很多人的
腰和膝盖已经不堪重负了。

中尉晓得连长刀子嘴豆腐心，他装
着走了几步，果然连长又把他叫回来，
“身体有伤的人，就不要搞强度大的课目
了，你是值班员，自己把握。”中尉点头，
心里好受多了。

饭桌上，中尉闷着头喝粥。新来的
指导员咳嗽了几声，中尉没注意。通信
员用胳膊肘顶了中尉几下，他这才迷惑
地抬起头，刚好碰上指导员的眼神。

指导员对中尉说，今天上午把营区
的标语重新描红，新做的几块展板要挂
到墙上；个人的各类笔记要完善好，还没
补好的抓紧时间补。

上午操课的号声响起，中尉把全连
带到障碍场。活动身体、100 米放松跑、
单个障碍练习、连贯障碍练习……训练
场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士兵们的身体也
都不如往常灵动敏捷。

中尉跑了一趟，气喘吁吁地走下场。
课间休息时，他突然发现训练场上的人数
不对。他再仔细一看，心里有了谱。

障碍场不远处的小土坡上，几个老
兵在沉默地抽着烟，中尉的出现吓了他
们一跳。

双方沉默了十几秒，一支烟被递到了
中尉面前。他很少抽烟，但还是接了。

中尉明白，接烟是一种信号，意味着
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吹牛。这是
士兵的世界，你得融进去。

土坡上烟雾缭绕，中尉吸了一口，不
由自主地咳嗽起来。上士看到中尉这副
模样，笑着说：“当兵 10年，跟排长躲在坑
里抽烟的机会不多。”

中尉苦笑，没说话。上士接着说：
“上周考核，我跑障碍时把膝盖扭了，现
在的身体啊，跟当新兵时真的不能比
了。”另一个中士接过话茬：“当年搞演
习，我一个人刨了半个班的掩体，现在搞
几个二练习都费劲啦。”

中尉始终在沉默。他知道，连队荣
誉室里一半以上的锦旗奖牌都是这些老
兵“挣”来的。

青春是消耗品，身体又何尝不是。
再厉害的运动员也有退役年限，更何况
这群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士兵。

中尉仰头看天，云贵高原的天空真
是漂亮。

上士凑到中尉面前嘀咕：“周末到我
们班仓库吧，一起煮火锅面吃。”中尉立马
正色道：“这周我值班，老兵你不要乱搞。”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你是什

么样子，你的兵就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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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米障碍，每向前一步，都要使出

全身力气。年轻军官的成长之路亦如

此。图为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中尉

排长李政阳在进行400米障碍训练。

吴 琼摄

特别策划·聚焦新排长成长（上）

随着军校学员毕业分配，军营里迎

来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中尉。刚刚走

出军校大门的他们，带着激情梦想，满

腔热忱踏进部队营门。真正的基层连

队是什么样？怎样才能尽快适应基层

连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如何开启自

己的“官之初”……期待伴着疑问，翻腾

在新排长心间。

恰在此时，记者的微信朋友圈出现

一篇文章，题为《凌晨两点的中尉》。作

者用异常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军校毕业

后一名中尉到部队任排长两年时间里

的酸甜苦辣——

凌晨两点，大部分人睡得正香。一

个年轻的中尉在营门口的月色下查哨，

在宿舍查铺，在学习室看书，在办公室

加班，在训练场加练……

文中，那些没有什么波澜甚至有些

琐碎的点滴日常，却引发了记者和许多

读者的“同感”：都是大实话，看似平淡

无奇，读来却直抵人心！

共鸣从何而来？记者仿佛看到，

夜深人静的凌晨两点，那个仍在忙碌

和思考的中尉身上发生的一切……每

个曾经当过或者仍在当排长的年轻军

官，或多或少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

的影子。每一个在军营里摸爬滚打过

的中尉，也都曾在凌晨两点的夜色中留

下青春的剪影。

军校毕业之后，年轻的中尉们带着

理想，准备到部队干出一番事业。尽管

在心中早已想过千百遍基层生活的样

子，然而，真正踏入连队，他们仍难免会

被各种“琐事”折腾得心神不宁。真正的

苦和累，不是训练场上迷彩服拧出来的

汗水，不是远离家乡亲人的思念垂泪，也

不是平常那点感动自己的委屈，怕就怕

迷茫、失落，怕就怕失去了追求的目标，

怕就怕对自己的初心产生了怀疑。

在每一座普通的营院中，你都能找到

这样一位“很拼”的中尉排长，或许有犹豫

有纠结，但他们前进的脚步一刻不停。

读罢《凌晨两点的中尉》，和许多读

者一样，记者萌生了一个念头：寻找文

中这个“凌晨两点的中尉”。

这个“中尉”，是作者刻画的一个文

学形象，还是真有其人？带着疑问，记者

联系了首发稿件的微信公众号“南陆一

号”（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主

办），找到了作者——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中尉排长李政阳。

“这个‘凌晨两点的中尉’，就是我

本人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原来，被观

察者，就是观察者本身。

因其真实，倍加细腻；因其真诚，愈

发感人。于是，我们摘编《凌晨两点的

中尉》的部分内容，分成上、下两个篇章

呈现给广大读者，以期能给新排长们带

来一些启迪和思考。

寻找“凌晨两点的中尉”
■本报记者 高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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